世界的盡頭
（1）

應循所邀講的題目四聖諦（cattàri ariyasaccàni），今天的開示是有關第三聖諦──苦滅聖諦（dukkhanirodha§ ariyasacca§）──的五堂開示的第二堂。

（2）

正如上一回提到的，苦滅可以被視為是一切宗教的終極目標。根據個別宗教的教義，個別宗教有自己對苦滅的見解。上一回，我們根據貪欲與物質發展的宗教──現代正統信仰──的見解來討論涅槃。今天，我們要討論更多對涅槃的見解，因為開始了解什麼是涅槃的其中一個好方法便是：了解什麼不是涅槃。

（3）

首先有這麼一種見解：可以透過一切精神上的修行來證悟涅槃。這是「開明」的見解，對涅槃持有民主與政治上正確的見解：「一切通往涅槃之道都是平等的；一切的涅槃都是平等的。不需要認為佛陀的教法是獨特的。不需要這麼偏愛精英。」大家都聽過這種見解，不是嗎？由於如此，現在甚至提到「宗教」也會令人反感：現在人們必須說「精神傳統」，就像只是品味或情況的問題。這是貪欲論的必然結果。

（4）

有一次，有一位名叫須拔陀（Subhadda）的沙門問佛陀有關當時的所有聞名導師：

「他們是否都已經正如他們所說地證悟的真諦，或其中一人已經證悟了它，或有些已經證悟了它，但有些則還沒有證悟？」

佛陀答道：

「夠了，須拔陀，不必理會他們全部都已經證悟，或全部都沒有證悟，或有些已經證悟真諦，我將教你法。」

佛陀接著解釋：

「無論什麼法與律，

只要沒有八聖道分（ariyo aññhaïgiko maggo na upalabbhati），

便沒有〔第一種〕沙門（samaõopi tattha na upalabbhati），

沒有第二種沙門，

沒有第三種沙門，

沒有第四種沙門。」
這是指沒有八聖道分便沒有須陀洹，沒有斯陀含，沒有阿那含，及沒有阿羅漢，也就是說沒有證悟涅槃──苦的止息。

（5）

這是為何菩薩證悟佛果的因緣是他發現及修行八聖道分、發現緣起。佛陀解釋：

「諸比丘，我見到過去圓滿覺悟的諸佛所行的古道、古徑。該古道、古徑是什麼？它便是此八聖道分。我跟隨該古道，透過這麼做，我已經親自了知老死（第一聖諦）、它的起因（第二聖諦）、它的滅盡（第三聖諦）及導致它滅盡之道（第四聖諦）。」
（6）

便是在他重新發現法（四聖諦）時，菩薩在最後一生成為阿羅漢、佛陀；作為一位剛證悟的佛陀，他重新建立僧團。只有在過去的佛教滅後，這才能夠發生。佛陀解釋：

「這是不可能的、不可能發生的，即兩位阿羅漢（dve arahanto）、圓滿覺悟的佛陀（sammàsambuddhà）同時出現在同一個世界：絕無這種可能性。」

（7）

這就是說菩薩不可能是任何一種聖人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正如佛陀解釋，其中三個須陀洹支便是對佛、法、僧擁有完全的信心
。因此，如果菩薩在成為阿羅漢、佛陀之前已經是個聖人，他就是對不曾見過、不曾聽聞的事擁有完全的信心：對不曾見過、不曾聽聞的事擁有完全的信心並是智慧之相，而是愚痴之相。再者，如果我們的菩薩在成為阿羅漢、佛陀之前已經是個聖人，他就已經有一尊佛之法（八聖道分）為師，也就是說他沒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先向另外兩位導師求教（他們的因為不能導向涅槃而被他排除），也沒有理由花六年的時間修行無用的苦行
。菩薩會成為阿羅漢、佛陀，便是他會重新發現法（八聖道分），以及重新建立僧團。他不可能已經對佛、法、僧擁有完全的信心及了知。咖啡樹不能夠長出一杯杯熱騰騰、具備奶精、糖、小托碟與銀匙；咖啡樹只能夠長出未經加工的生咖啡豆：這是自然法則。

（8）

修行八聖道分是證悟涅槃的因緣。那麼，修行八聖道分的因緣又是什麼？正見（sammàdiññhi）。佛陀解釋：

「其中，諸比丘，正見先生起。正見如何先生起？他了知邪見（micchàdiññhi）為邪見、正見為正見：這是他的正見。」

這就是說，首先我們必須了知什麼是什麼。當然，對於佛陀在此所指的，在比較高的層次是指了知究竟法。但即使還未達到那個程度，我們必須擁有已經歸依佛法僧三寶者的基本正見。這就是說，我們必須對涅槃（苦滅）擁有足夠的正見，以便知道它便是無明與生死輪迴的盡頭。

（9）

佛陀解釋，除非有正見，否則便不會有正語、正業與正命，不會有正精進、正念與正定，不會有正見與正思惟。佛陀解釋，其結果是不會有阿羅漢的十聖道分中的第九與第十道分
：正智（sammà¤àõa）與正解脫（sammàvimutti）。

（10）

這很直接：戒難培育與保持，因為它涉及抑制與控制我們的本性驅動力。同樣地，定也與我們的本性相反。慧則是最難，因為我們必須非常勤奮地學習才能了解深奧的佛法，我們也必須非常勤奮地修禪以便知見它：我們的無明本性是根深蒂固的。如果能夠透過另一種更容易的方法證悟涅槃（苦滅），佛陀肯定會轉教另一種方法：自然法則不會遵從政治正確性的教條。諸佛不發明八聖道分，他們重新發現它。

（11）

因此，我們可以理解，對於導向涅槃（苦滅）的唯一道路、唯一的涅槃之本性及證悟唯一的涅槃擁有足夠的正見是多麼地重要。否則，佛陀說，我們便可能修行「非善士法」（asappurisa dhammo）
，行走在「黑暗之道」（kaõha maggo）
──「非聖道」（anariya maggo）
；我們可能行走在魔王的八分邪道（aññhaïgika micchà magga）。這種道會導向哪裡？它導向持續不斷的無明、投生、老、病與死，而不是滅盡這一切的涅槃。

（12）

且讓我們暫時放下佛陀的八聖道分，繼續探討要了解涅槃與證悟涅槃所需要知道的一些事項。

首先，我們需要了解，涅槃並不是一個地方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名叫赤馬（Rohitassa）的年輕天神問佛陀，世界的盡頭、生死輪迴之苦的滅盡是否是能夠透過穿梭這世界達到的地方。佛陀的回答是很明確的：

「賢友，關於世界的盡頭，即人不生、不老、不死、不逝世及不重生之境：我說它是不能夠透過穿梭〔空間〕知見的。」
（13）

這就是說，世界的盡頭（生死輪迴與苦的盡頭）不能夠在外在的（東、南、西或北）無邊世界中的某個地方找到：世界的盡頭只有在諸行滅盡、名色滅盡時才能找到。佛陀向赤馬天神解釋：

「然而，賢友，我說，沒有達到世界的盡頭（lokassa anta§），便不能結束苦（dukkhassa antakiriya§）。」

赤馬說的是外在的世界盡頭；佛陀說的則是組成我們的世界的世界盡頭，在此，名色法是我們的身心，是無止盡的生死輪迴，是第一聖諦：苦。

（14）

佛陀向赤馬解釋：

「賢友，即在此有想（sasa¤¤imhi）、有意（samanake）的一噚長軀體裡（byàmamatte kaëevare），我說它有世界（loka¤ca pa¤¤apemi）、世界的起源（loka samudaya¤ca）、世界的滅盡（loka nirodha¤ca）及導向世界滅盡之道（loka nirodha gàmini¤ca pañipada）。」

我們的軀體是色法。想（sa¤¤à）與意（mano）是名法。我們的名色是我們能夠找到四聖諦的唯一之處，而且唯有透過了知四聖諦，我們才能夠達到名色的滅盡，也就是苦與生死輪迴的滅盡、世界的盡頭。

（15）

相信涅槃（苦與生死輪迴的滅盡）是一個地方可以顯示出認為涅槃是一個生命界的邪見。我們可能會想：「是的，我知道世間的一切東西都是無常與苦，我也知道涅槃不是如此。這就是說，涅槃必定是超越此世間、獨特、至上、神奇的天堂，擁有永遠的快樂，投生該處的人長生不死。真是好極了！」

（16）

佛陀解釋，有一次有一位名叫巴卡（Baka）的梵天神對他所處之界持有這種見解。他想：「這是常的，這是永遠存在的，這是永恆的，這是遍滿一切的，這不會死，因為這不生、不老、不死、不重生，除此之外即無解脫。」

對於這點，佛陀說：「巴卡梵天神已經墮入無明。」
這種墮入是自然的，因為它與我們無明的夢想相符。它受到我論取（attavàdupà​dà​na§）或顯現為常見（sassata diññhi）的身見（sakkàya diññhi）驅使。在梵天界這樣的地方，這種錯誤的觀念來得更加自然，因為該處只有快樂，而且壽命非常非常的長。

（17）

接著，佛陀向迷惑的梵天神解釋證悟涅槃：

「不見識（vi¤¤àõa§ anidassana§）、無盡（ananta§）、一切光明（sabbato pabha§）、無地的本質
、無水的本質、無火的本質、無風的本質、無有情的本質、無天神的本質、無梵天神的本質、無一切的本質。」

地、水、火與風是色法，有情、天神與梵天神是名色法，而一切則包括一切名色法。但涅槃則無這些法：它無色法的形象，也無名色法的形象。因此，涅槃甚至無光明與黑暗。

（18）

有一次，佛陀向一位名叫伽瓦達（Kevañña）的居士解釋涅槃：

「在此，水、地、火與風無立足處；在此，長與短、粗與細、美與醜、名與色，這一切都滅盡無餘（asesa§ uparujjhati）。」

這一切名詞都包括在最後兩個：名與色。因此，涅槃並非名色，涅槃沒有名色，涅槃並不在名色之中，名色也不在涅槃之中。涅槃沒有名色，沒有任何有為法：涅槃是無為的（asaïkhata）。這是為何不可見、無盡與光明的並不是涅槃，而是知見涅槃的識。這又是怎麼發生的呢？

（19）

培育禪那時，我們的心變得越來越清淨，因為煩惱已經被鎮伏得越來越牢固。修行觀禪時，我們的心也變得越來越清淨，因為無明已經被鎮伏。心的清淨顯現為光明。佛陀針對這點而說：

「諸比丘，此心極光淨（pabhassaram-ida§, bhikkhave, citta§）
；由於外來的隨煩惱而被污染（àgantukehi upakkilesehi upakkiliññha§）。諸比丘，沒有了外來隨煩惱的干擾，此心極光淨。」

（20）

這光明也就是佛陀所說的智慧之光（pa¤¤à-pabhà）：

「諸比丘，有四種光。是哪四種？月光、日光、火光與智慧之光。」

（21）

若要了解它，最好且最清楚的方法便是培育定力：即使在證得禪那之前，心已經不受煩惱干擾，因此其自然的光明便顯現了出來。由於涅槃沒有形象，最清淨的心當然是知見涅槃之心：其時，心最光淨、最明亮。這是為何在描述自己證悟佛果時，佛陀說到光明（àloko）：

「關於未聞之法，見生起（cakkhu§ udapàdi）、智生起（¤àõa§ udapàdi）、慧生起（pa¤¤à udapàdi）、明生起（vijjà udapàdi）、光明生起（àloko udapàdi）。」

因此，雖然從一個角度來看，涅槃擁有寂、樂等相與本質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它擁有「無形象、無本質」的相與本質。

（22）

有一次，舍利弗尊者解釋這一點。他說
：「賢友，此涅槃是樂（sukhamida§, àvuso, Nibbàna§）；賢友，此涅槃是樂。」當時有人問他，涅槃沒有感受（natthi vedayita），怎麼會是樂，他就解釋：「賢友，即因沒有感受，所以它是樂。」
（23）

便是因為沒有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受、想或行給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或意執取，涅槃稱為「無相」（animitta）。

（24）

換言之，涅槃與名、色、空間、有或沒有無關。因此，它與一切無關，例如遍滿整個宇宙之心
、一切法的真如本性、原來的實質（這只是我的另一個名詞）、存在的根本、生命的根源與世界。這是我們容易墮入的另一種邪見：認為涅槃是生命的根源、起點、原來的實質等等。

（25）

佛陀解釋世界的起源：

「諸比丘，世界的起源（lokassa  samudayo）是什麼？

依靠眼與色，眼識生起……

依靠耳與聲，耳識生起……

依靠鼻與香，鼻識生起……

依靠舌與味，舌識生起……

依靠身與觸，身識生起……

依靠意與法，意識生起……

這三者的集合是觸。

觸緣生受；

受緣生愛；

愛緣生取；

取緣生有；

有緣生生；

生緣生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憂、惱。」

在此，佛陀解釋「觸」是世界的起源。然而，正如我們已經長篇地討論的，佛陀也解釋緣生觸的是六處，緣生六處的是名色，緣生名色的是識，緣生識的是行，以及緣生這一切的是無明。世界的起源不是涅槃，而是無明。這是第二聖諦。

（26）

涅槃不是世界的起源，不是苦的起源；涅槃是世界的盡頭，是苦的盡頭。正如佛陀向伽瓦達（Kevañña）解釋：「這一切都滅盡無餘（asesa§ uparujjhati）。」
（27）

涅槃不是世界的起源，涅槃是世界的盡頭。佛陀解釋：

「諸比丘，世界的盡頭（lokassa  atthaïgamo）是什麼？

依靠眼與色，眼識生起……

依靠耳與聲，耳識生起……

依靠鼻與香，鼻識生起……

依靠舌與味，舌識生起……

依靠身與觸，身識生起……

依靠意與法，意識生起……

這三者的集合是觸。

觸緣生受；

受緣生愛。

但此愛滅盡無餘，取即滅盡；

由於取滅盡，有滅盡；

由於有滅盡，生滅盡；

由於生滅盡，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憂、惱滅盡。」

（28）

我們可能會執取邪見，說：「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無明與愛是苦的起源，但在那之前便（原本）有個涅槃：生死輪迴是過後才開始的。」很好。但或許有兩個小問題。

（29）

（一）正如我們討論過的，佛陀解釋生死輪迴：

「諸比丘，生死輪迴的起點無法得知。受到無明蒙蔽、貪愛束縛、來來去去地輪迴的諸有情的起點是無法得知的。」
也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，佛陀解釋：

「諸比丘，無明的起點無法得知〔例如〕：『在此之前沒有無明，但之後無明即生起。』然而，諸比丘，雖然這麼說，卻可知：『無明有其因緣。』無明有其食。」
正如我們討論過的，無明是苦的諸母之母，但即使如此，它也不是第一因，不是原來的實質：無明也有其因緣。說有個原來的實質便等同說有個「非緣起」的第一因。

（30a）

如果我們不管佛陀之言，反而堅持生命的原來實質是涅槃，這便是說佛陀的教法是無稽之談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如果在無明之前有個涅槃，那便是說涅槃是無明的因緣。這就是說原來有個涅槃，後來才有無明，然後佛出世來教導我們如何「回到」我們原來的心、「原來之境」，融入「遍滿整個宇宙之心」等等；而此心是我們以前不可何故、神奇地脫離的。

（30b）

若是如此，在奇妙的未來裡，當我們都神奇地融入原來的心時，其實我們是證得了再次無明的因緣。這就是說，我們將無可避免地、神奇地因為無明而再次脫離了涅槃。這也就是說佛法只是一個很差勁的玩笑，因為它不能夠導向苦滅，只是毫無意義的艱苦修行。那麼，遠比這更容易的是投降。當我們相信有個原來的本質時，這便是我們無法不做的：我們無法不想修行善士法是沒有必要的，無法不想持戒、禪修與培育智慧是沒有必要的。

（30c） 

再者，既然涅槃是無明的盡頭，那便是說涅槃同時是無明的起點與盡頭兩者。這就是說，苦的起源與苦的盡頭是一樣的，也就是說它既不是起源也不是盡頭。香蕉是香蕉也不是香蕉。簡而言之，說有個原來的實質就是在說原來的無稽之談。可見唯一產生自原來實質的東西就是永無止盡的無稽之談。當然，唯一美化永無止盡的無稽之談的方法便是依附不可思議的神奇：「是的，它聽起來很不合理，但便是因為它真正非常深奧的法，非常非常深奧，以致只有adept mystic才能夠見到它，或甚至是想到它。」

很好，那隨我們的意思：我們的意、語、身業行是我們自己的財產。神奇宣言是無用的，因為神奇是依靠與取樂於自相矛盾、迷濛化、隱藏的含義等等。這不是佛陀的方法。這是為何如果我們這些佛教徒想要去除佛教神奇的面紗的話，我們能夠做得最好的便只是注重佛陀之言（Buddha Vacana）。

（31）

首先，我們可以看一看佛陀如何形容其教法：

「世尊之法善說（svàkkh​àto Bhagavata Dhammo）、當下可見（sandiññhiko）、無時（akàliko）、請來見（ehipassiko）、導向（opa​nay​​yiko）、當由智者親證（paccatta§ veditabbo vi¤¤uhã）。」

（32a）

根據自然法則，只有出類拔萃的人──智者──才能夠了解法。正如我們所知，法不是佛陀發明的。佛陀解釋：

「諸比丘，什麼是緣起（pañiccasamuppàdo）？

諸比丘，生緣生老死（Jàtipaccayà, bhikkhave, jarà-maraõa§）。

無論是有如來出現或沒有如來出現，

該元素依然存在，即法、法的自然定律、緣起依然存在。

如來已證悟它、通達它。然後他解釋它、教導它、宣說它、建立它、分析它、闡明它。」

法是真諦、完整的真諦、除了真諦再無其他。

（32b）

除非我們已經獲得智慧，不然便不能了解佛法。若是如此，佛陀便無法解救我們：佛陀無法解救地獄的眾生、動物、餓鬼，也無法解救人間、天界或更高生命界裡極其愚蠢的眾生。佛陀解釋：

「當如來已經如此解釋、教導、開顯、分析、闡明它〔法〕，如果有人不能知見，對於這樣愚蠢、盲目、無見、不能知見的凡夫，我又能夠做什麼？」
（32c）

如實知見佛陀開顯之法並不是一個神奇的問題。因此，佛陀向阿難尊者說時，直接地排除了任何神奇的「密法」：

「阿難，我已經教導無內（an-antara§）、無外（a-bàhira§）之法：對於教法，如來沒有『導師之拳』（àcariya muññhi）。」

「導師之拳」是指導師緊握拳中不傳的某些教法。他可能會把這些教法緊握拳中，或只傳給幾個被選中的弟子。佛陀沒有這種導師之拳。

（33） 

這是佛陀與其他一切導師之間的許多差別之一：他沒有給與特選的弟子的「密教」。為了證悟其教法中的至上果，其弟子們並不以任何方式依靠導師賜予「神慧」或「力量」。這些東西只是愚昧的崇拜對象，在諸佛的範圍之外。佛陀解釋：

「諸比丘，以前和現在，我所教的是苦與苦滅。」

（34）

他一而再地向眾比丘說：

「修禪吧，諸比丘，不要放逸，以免以後你們後悔。這是我們給與你們的指導。」

（35）

佛陀給與我們的指導是，我們必須精進地修行以證悟涅槃。這些修行是我們必須自己實踐的，沒有人能夠幫我們實踐，然後像傳流行性感冒地把它傳給我們。佛陀解釋：

淨與不淨只看自己，
無人能夠清淨他人。

以及：

你們必須自己努力，

如來只能指示道路。

（36a）

今天我們所討論的，即對涅槃與證悟涅槃的邪見，是自然地產生自我們的我見、我們的我論取、我們的身見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如果有任何（生死輪迴）世界的原來實質，那便是身見的原來無稽之談。我們很難解脫生死輪迴的原因便是它太原始了：我們的無稽之談是無始的。

（36b）

我們的原來身見，也是我們認為證悟涅槃時我們便被滅盡的原因。這將會是討論涅槃（苦與生死輪迴的滅盡）的下一堂開示的開頭。

（37）

接著，請讓我以佛陀對證悟涅槃、成為阿羅漢的含義的描述來結束今天的開示
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名叫都那（Doõa）的婆羅門行走時見到佛陀在樹下修禪。他極度受到佛陀的外表所吸引，以致他問佛陀在下一世會投生做什麼。佛陀解釋，由於他已經棄除了諸漏，他不可能再投生：

「婆羅門，正如一棵青、紅或白蓮花，雖然生在水裡、從水裡長出來，當它達到水面，它不受水沾濕地豎立。同樣地，婆羅門，雖然生在世間、在世間長大，克服了世間之後，我不受世間沾濕地安住。我是覺者，婆羅門，你當如此知我（Buddhoti ma§, Bràhmaõa, dhàrehi）。」

（38）

當你下一回見到一棵蓮花長出水面時，請你記得佛陀的譬喻。請讓它激勵你嘗試自己也成為蓮花，既高且乾地長在世間之上：既高且乾地長在原來的無稽之談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憂與惱之上。

謝謝。







� 《長部．大般涅槃經》（D.ii.3 Mahàparinibbàn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城鎮經》（S.II.I.vii.5 Nagara Sutta）


� 《增支部．不可能》（A.I.xv.1 Aññhànapàëi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轉輪聖王經》（S.V.XI.i.1 Cakka-Vatti Ràja Sutta）


� 出家後，悉達多太子在阿邏羅迦藍摩（âëàra Kàlàma）及烏達卡拉瑪子（Uddaka Ràmaputta）這兩位導師的指導之下學習。他學習如何培育四色禪與四無色禪。知道這不是涅槃，他離開了他們，修行極苦的苦行六年。唯有在這之後，他才坐在菩提樹下修行，發現了四聖諦。請參考《中部．聖尋經》（M.I.iii.6 Ariyapariyesanà Sutta）。


� 《中部．四十大經》（M.III.ii.7 Mahà Cattàrãsaka Sutta）


� 同上


� 《增支部．善士法經》（A.X.III.v.4 Sappurisa-Dhamma Sutta）。在這部經裡，佛陀解釋非善士法的八個道分都是邪的。


� 《增支部．黑暗道經》（A.X.III.v.2 Kaõhamagga Sutta）。在這部經裡，佛陀解釋黑暗道的八個道分都是邪的。


� 《增支部．聖道經》（A.X.III.v.1 Ariyamagga Sutta）。在這部經裡，佛陀解釋非聖道的八個道分都是邪的。


� 《相應部．赤馬經》（S.I.II.iii.6 Rohitassa Sutta）（赤馬是發問的天神的名字）請也參考A.IV.I.v.5&6。對於更詳細的解釋，請見《相應部．去世界盡頭經》（S.IV.I.III.ii.3 Lokantagamana Sutta）。


� 其巴利文是pathaviyà pathavattena＝有地的地性；註釋解釋an-anubhåta§為「地所不達」，疏鈔則解釋它為「其性不與地共有」。在此，作者選譯它為「無地的本質」，因為地性便是地的本質，這是疏鈔認同的。


� 此經的註釋解釋涅槃為「所識知的不可見名法」。雖然涅槃既不是名法，也不是色法，但在此如此形容它是因為它是識的目標。菩提比丘編譯的《阿毗達摩概要精解》（第八章．節廿九）對此給予很清楚的解釋。他解釋：涅槃純粹基於「導致〔受、想、行與識這四名蘊〕傾向」而被稱為nàma（名），因為涅槃通過作為「所緣增上緣」而導致毫無瑕疵的出世間心與心所傾向或轉向它本身。


� 在《增支部．六種經》（A.VI.vi.3 Chaëabhijàti Sutta）裡，佛陀解釋，涅槃「不黑暗」（akaõha§）及「不明亮」（asukka§）。


� 《長部．伽瓦達經》（D.i.11 Kevañña Sutta）（伽瓦達居士是佛陀說此經的對象。）


� 《增支部．導向且清晰品》（A.I.v Paõihita-accha Vaggo）


� 註釋解釋，這是指心充滿了光淨。


� 《增支部．放光品》（A.IV.III.v.1-5 âbhàvagga）：《放光經》（âbhà Sutta）、《光淨經》（Pabhà Sutta）、《光明經》（âloka Sutta）、《光亮經》（Obhà Sutta）、《明亮經》（Pajjota Sutta）。


� 已經培育了定力的禪修者將會知道佛陀在此所說的不是隱喻：專注的心的確極光淨、明亮。從修飾學的角度來看，若說佛陀會在月光、日光與火光這三個非隱喻詞當中，插入一個隱喻詞，那是很難解釋的。


� 《相應部．轉法輪經》（S.V.XII.ii.1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）


� 《增支部．涅槃樂經》（A.IX.iv.3 Nibbàna Sukha Sutta）


� 關於「無相」，請參考《中部．大問答經》（M.I.v.3 Mahà Vedalla Sutta）等等。也請參考吉達居士（Citta）在《相應部．牛使經》（S.IV.vii.7 Godatta Sutta）中給予的深奧解釋。《清淨道論》第16章．節23也解釋：滅諦之相是寂靜，其作用是不死，現起是無相。


� 這符合巴利聖典裡所說的「世界靈魂」（puruùa），源自常見的一種教義。──《清淨道論疏鈔》557


� 《相應部．世界經》（S.II.I.v.4 Lok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草木》（S.II.IV.i.1 Tiõa Kaññha Sutta）


� 《增支部．無明經》（A.X.II.ii.1 Avijjà Sutta）


� 《清淨道論疏鈔》543討論這種錯誤的見解：「那些認為有個基本元素為因的人說：『世界從一個基本元素顯現出來，然後再融入它。』」


� 例如《長部．大般涅槃經》（D.ii.3.ii Mahàparinibbàna Sutta）


� 《相應部．花經》（S.III.II.v.2 Puppha Sutta）


� 《長部．大般涅槃經》（D.ii.3 Mahàparinibbàna Sutta）


� 《中部．蛇喻經》（M.I.iii.2 Alagaddåpama Sutta）


� 例如《相應部．無為相應》（S.IV.ix Asaïkhata Sa§yutta）裡的所有經。


� 《法句經》第165首偈（Dhp.xii.9 Attavagga）


� 《法句經》第276首偈（Dhp.xx.4 Maggavagga）


� 《增支部．都那經》（A.IV.I.iv.6 Doõa Sutta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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